
回到老家很长一段时间， 周兴志仍会经常从噩梦中惊醒。

在梦里， 他被关进水牢， 浑身爬满了蚂蟥， 恶臭的污水浸泡着他的伤口， 钻心地疼。 隔壁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哀嚎声、 求饶声， 间

或响起 “啪啪” 的皮鞭声， 远方还传来零零散散的枪声……

被吓醒的周兴志， 往往很难再入睡。 这些噩梦并非是他的梦魇， 而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真实遭遇。

2021 年 11 月 2 日， 在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侦破 “6·11” 缅北电诈集团案件新闻发布会上， 民警播放了部分缅北涉诈人员现身

说法的录音录像， 周兴志含泪讲述了自己被诱骗偷渡出境、 被迫参与境外电诈组织， 沦为犯罪集团帮凶的不堪经历。

“这哪是工作，这是噩梦”

2021 年初， 根据公安部关于开展

缅北涉诈重点人员“断流” 专项行动

的统一部署， 荆门市公安机关在全市

范围内对本地区滞留缅北涉诈人员开

展深入调查摸底。

民警调查发现， 自 2020 年 6 月

起， 有 25 名本地青年在同乡的鼓吹引

诱下， 被偷渡组织以“出境务工” 为

由经云南边境偷渡至缅甸勐波县， 其

实是为盘踞在当地的电诈窝点输送

“键盘手”。

周兴志所在的永隆公司盘踞在缅

北勐波县， 是活跃在当地的电信网络

诈骗集团。 永隆公司的幕后老板是 3

名湖北京山男子郑霖、 聂洪、 邹志。

郑霖是个“00 后”， 数年前混迹赌场，

曾在东南亚地区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活动， 一步步从“键盘手” 成长为

电诈集团“领导”。

2020 年 1 月， 郑霖伙同聂洪、 邹

志前往缅北投靠亲戚， 加盟诈骗集团，

随后开办永隆公司， 发展多名股东，

实施公司化运作和分层管理。 永隆公

司内部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 从诈骗

准备、 筛选对象、 键盘手包装、 交流

话术、 实施诈骗、 洗钱通道及诈骗平

台技术保障等均有专人负责， 集团成

员 100 余人， 其中荆门籍人员有 90

人， 周兴志就是其中的一员。

这家公司有很多“全家齐上阵”

的家族成员。 聂洪父亲本是一名普通

职工， 多次在国内协助聂洪收取藏匿

赃款， 并用赃款购买了宝马车。 案发

后， 民警从聂洪父亲家的菜地里挖出

90 余万元赃款， 从聂洪外婆家起获 80

余万元赃款。

专案组很快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发

起集中收网行动， 历时 10 个月， 成功

摧毁这个盘踞缅北的“杀猪盘” 诈骗

集团。 本案涉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和

“两卡” 犯罪案件 120 余起， 被害人遍布

20 多个省市， 涉案金额 2000 多万元。

案件侦结后，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上半年， 公安机关分批向检察机关移

送起诉犯罪嫌疑人 92 人。 目前， 案件还

在继续追查办理中。

“这哪是工作， 这是噩梦。” 案发

后， 周兴志对民警说， “我希望把我的

经历讲出来， 让每个被金钱冲昏头脑的

人警醒。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不要上

当， 不要贪小便宜， 千万不要被网上炫

富视频冲昏头脑。”

悔悟的周兴志现在成了一名反诈宣

传志愿者。 在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检察

院联合京山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开展的

“反诈宣传进社区” 活动中， 他和一些

亲历者以自己的经历为例， 劝诫大家不

要轻信“跨国打洋工” 挣大钱的说法，

交友时需谨慎， 谨防“杀猪盘”。

检察官发现，本案大多数犯罪嫌疑人

为 18-—23 岁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且大

都是基于对朋友、同学的介绍误入歧途。

而永隆公司的实际获利者系公司的老板

及高级管理层， 最底层的组员情节相对

较轻，主观恶性不大。

经审查， 2021 年上半年， 检察机关

依法对犯罪情节轻微、 自愿认罪认罚、

具有从犯情节的 24 名犯罪嫌疑人和 7 名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不起诉决定。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初， 检察机关先后对

39 名犯罪嫌疑人和 8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依法提起公诉。

目前， 本案还有 15 名嫌疑人正在审

查起诉环节。 截至目前，已经被提起公诉

的被告人，其中有 38 人认罪认罚，他们分

别被法院判处十一年六个月至十个月有

期徒刑。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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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自己 误入电诈集团

干了3个月还欠公司6万元

 周兴志的噩梦是从那个浓得像墨团一样的

夜晚开始的。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在 2021年 3月

初， 这是 21岁的他有生以来经历的最冷的一个

夜晚。

深夜， 一支八九人的队伍悄然摸索行进在

云南边境的原始丛林里， 大家闷着头赶路， 踉

踉跄跄地跟着带队的人， 有时候走、 有时候爬，

谁也不敢说话———他们是一群偷渡者， 要偷渡

到缅甸北部去打工。

周兴志听介绍人张强说， 那里的活儿好干，

钱好挣， 简直就是追梦天堂。

走着走着， 周兴志的双腿忽然打了个踉跄，

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 “小心！” 周兴志的

胳膊被旁边人猛地抓住， 他听见自己脚下有几

块碎石扑簌着从身边的悬崖上滚落了下去。 只

差一点， 他就和这些碎石一起， 跌落悬崖了。

一道耀目的白光直刺他的面庞， 瞬间刺花

了他的双眼。

“都他妈睁大眼睛！ 你们死在这， 我可一

分钱不给！” 领头的张强恶狠狠地低声咆哮着。

“我有点害怕， 我不赚钱了， 送我回去

吧。” 夜色里， 不知道是谁嗫嚅着说了一声。

“回去？ 要回去自己走， 我可没功夫带你，

我们还得去缅北赚钱呢！” 队尾的另一个领队王

铭狠狠地训斥道。

看着眼前的一幕，周兴志有些失望也有些困

惑。 他想不明白，前几天那个出手阔绰、仗义可

亲，天天约他喝酒、唱歌、蹦迪的大哥张强，怎么

一踏上边境线就像是变了个人———粗鲁、 暴戾、

凶狠，对他们这些老乡开口就骂，好几次差点动

手打人。

周兴志心里五味杂陈，开始怀疑自己的这趟

“偷渡”之旅是否值得。 周兴志本不该这样冒险，

常年在广东经商的父母早就在广州给他买了两

套房子，他不愁生计。但父亲对他向来严厉，父亲

咬牙切齿的训斥“你离了我，狗屁都不是！ ”让他

很受伤，他急于证明自己并不是“狗屁都不是”。

就在此时， 周兴志认识了张强， 张强告诉

他去缅甸打工， 一个月能挣到 1.5 万元。 于是，

想要证明自己的他就毫不犹豫地跟随张强踏上了

这条偷渡“淘金” 路。

“反正也回不去了， 试试吧， 万一混出个人

样呢？” 想想既然已经出来了， 也只能向前走，

周兴志不断给自己打气。 在森林里穿行了 10多个

小时， 周兴志等人终于又见到了天空。

“缅北到了。” 张强兴奋地告诉大家。

在一座山脚下， 早已等候着很多人。 周兴志

觉得他们应该都是来缅北“淘金” 的。

“到目的地了， 大家可以进公司上班了。”

张强说。

张强所说的公司， 叫永隆公司， 在一所酒店

大楼的二楼。 进门前一群男人不由分说地检查了

他们的随身行李， 对每个人搜身。 登记分组后，

以代保管为由收走了身份证。 有人告诉他， 只能

在二楼的公司和五楼的宿舍活动， 不得与外人交

流， 不同组的同事都要少说闲话。

十几个人的宿舍里， 铁架双层床不时吱呀作

响， 唯一的厕所门口经常是好几个人排队等待。

刚到缅甸的那天晚上， 周兴志翻来覆去睡不

着， 他心里很不踏实， 一阵阵不安感步步紧逼。

在第二天的公司会议上， 各种规定陆续被宣

布： 不允许在公司使用私人手机、 不能对工作内

容拍照录像、 每日考核、 每月检查业绩……公司

发放的电脑、 手机， 来缅的机票、 车票、 服务费

都被算到了各人头上。

来到公司才一天， 之前张强承诺的“路费全

包”已经不认账了。 加上办公用品、住宿、吃饭……

一笔笔算下来，周兴志等人还没开始工作，就已经

倒欠了公司一两万元。

老板还“善意” 地提醒大家： “公司为你们

投入了大量资金， 只有努力工作， 你们才能早点

还完账， 才能赚上钱。”

每天上午 10 点， 周兴志所在的组开始上班，

通常一直要干到凌晨 2 点才收工， 这还是在业绩

完成不错的情况下； 如果完不成业绩， 那就不好

说要加多久班了。

为了证明自己，他偷渡缅甸

他们是如何工作呢？ 案发后， 民警在归案

人员的工作笔记里， 发现了他们记录的实施

“杀猪盘诈骗” 的操作流程。

周志兴等人的工作就是做“键盘手”， 利用

各类社交软件寻找目标人， 用精心设计的话术

骗取对方感情， 再向被害人推送名为“某某摩

根” “某某财富” 等各类虚假投资平台， 诱导

被害人进行网络赌博或者投资赚钱， 直到骗至

被害人血本无归。

周兴志到现在还忘不了他的第一个“客

户”。 案发后， 他告诉民警， 搞电信诈骗， 最难

过的其实是心理这一关， 诈骗自己的同胞， 是

很不情愿的， 但身不由己。

刚到公司时， 主管会坐在旁边手把手教周

兴志怎么和 25 岁到 40 岁的女性聊天， 怎么打

探她们的存款， 预估可以骗到多少钱。

一位来自广州的女研究生和周兴志聊了整

整两个月， 差不多的年纪让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题。

女孩家境一般， 但阳光坚强、 努力上进，

终于考进理想的大学就读研究生， 没有防备的

女孩将学习的烦恼、 生活的憧憬倾吐给屏幕对面

的周兴志。 她当然不知道， 周兴志正使用公司话

术本一步步将她引入陷阱。

好几次， 周兴志真想把她拉黑、 删除， 让这

个单纯的女孩不必直面人性的丑恶。 但主管就在

旁边死死地盯着他的屏幕， 一句一句地下达着指

令。 周兴志只能在心里祈祷女孩发现端倪， 趁早

收手， 哪怕狠狠骂他一顿也好。 但最终， 出于对

周志兴的信任， 女孩还是在他推荐的赌博网站上

投入了 5万元。

钱到手后， 周兴志跟主管说： “够了吧， 差

不多了吧， 她只有这么多钱。” 但主管丝毫不让

步， “继续聊， 让她去借贷。”

最终， 周兴志的良知占了上风， 趁着主管上

厕所的间隙， 故意漏出了个破绽， 被女孩拉黑，

女孩刚刚借到的 8 万元才得以保住。 当晚， 看着

被拉黑的微信， 周兴志的眼泪不住地滴到屏幕上。

“我们不是天生的坏人， 好多人成功骗到第

一个人不是高兴， 而是对着屏幕痛哭。 老板说，

我们这是鳄鱼的眼泪， 可是我们良心上过不了这

个关。” 周兴志在忏悔录像里说。

第一单，他骗了女研究生5万元

干了3个月还欠公司6万元
 周兴志所在组的月工作目标为 20

万元，完不成就必须加班，否则就要罚款

加体罚。体罚花样很多，有人因为不服管

教被剃光头发、眉毛进行羞辱；有人因试

图逃跑被罚穿情趣内衣在公司跳舞；有

人因为没有完成每天添加 5 个有效好友

的日目标被罚 500 个俯卧撑； 有人因为

无法完成业绩被罚 1000个深蹲。

主管恫吓说，永隆公司管理还算“人

性化”的，别的公司对付不听话的员工，

还会被关进水牢， 有的人则悄无声息地

永远消失了。

“在缅北， 我感觉我的命不如一条

狗”。 周兴志说，在这里死个人跟死条狗

没多大区别， 这座缅北县城可没有国内

的秩序和法律。

周兴志说，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

活在恐惧里。他害怕，下一个拖出去被打

的人是他，或者哪天被弄死，然后被扔到

原始森林深处的天坑里。除了这些威胁，

对这些怀着“淘金梦”的年轻人，公司无时

无刻不在进行控制和赤裸裸的利益盘剥。

每天连续工作 15 个小时，甚至干通宵，打

一次瞌睡要罚款 500 元，没加够好友要扣

1000 元， 月度考核不合格罚 2000 元……

周兴志等人实在无法忍受， 最终决定回

国。

回国前，干了半年的周兴志只剩下入

职前的 6000元存款，他找朋友借了 1万元

交给公司。 2021 年 9 月他终于脱身回国，

回国后立即自首。 周兴志还不是最惨的，

他的同组人赵武入职 3 个月，是靠父亲汇

去的 6万元钱才还清欠款脱身离开。

“我们不是不想回来，实在是没钱回

来， 一直在被动花钱， 花的永远比挣得

多。 ”另一个被骗人员对民警哭诉。

“现在回来了， 悬着的心落地了，

至少人安全了。 我心甘情愿接受处罚，

我想从头开始。” 不少受骗青年回国后如

释重负， 再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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